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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實現人格自由： 
教育學者瞿世英在近代中國教育史上

的意義（1917-1949）

劉蔚之

摘要

瞿世英（菊農）是二十世紀上半葉唯一取得哈佛教育學博士的中國學者。出

國前參加五四運動的他並未主張放棄傳統文化，反而選擇就讀當時教育學發展

相對落後的哈佛大學深研觀念論教育哲學，以掌握中國當時教育哲學發展過於偏

重實用主義的關鍵問題。瞿世英返國後先參與中國哲學界之學術研究體制創設工

作，稍後從事鄉村平民教育工作，是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工作最久的幹部，

也是二戰後協助聯合國在各國推行基本教育計畫的靈魂人物。觀其一生，瞿世英

從未偏離觀念論教育哲學均衡和諧的宇宙觀、人生觀與世界觀；以教育啟蒙鄉村

農民，實現每一個人的人格自由，正是他人生與教育理想的實踐。本研究以瞿世

英哈佛時期就讀檔案、著作文本等一手史料文獻，評估其歷史地位。目的在重建

瞿氏歷史圖像，彰顯前輩教育學者歷史意義，找出今日進行知識學習與轉移的啟

示，以益學界傳承與創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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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 of Personality through Education: 
The Role of Education Scholar Shih-Ying 
Qu in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History

Wei-Chih Liou

A b s t r a c t

Shih-Ying Qu was the only Chinese to obtain a doctoral degree in education from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of Harvard Universit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is avid participant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did not advocate abando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is education at Harvard University, which was relatively 

behin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ctually held the key to the ensuing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philosophy in China. Upon his return to China, Qu first engaged himself to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research on philosophy and then dived 

into rural mass education, became the longest acting member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ss Education Movements, and was heart and soul to plans in basic 

education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implemented in various countries after the war. Shih-

Ying Qu never lost what he acquired through his Harvard education: a weltanschauung 

of balance and harmony in the cosmic, in life, and in the world. Farmers in rural areas 

were enlightened to actualize their individual freedom of personality, which w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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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zation of his ideals in life and education. This research assesses Shih-Ying Qu’s 

place in history based on first-hand historical artifacts such as personal files obtained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his publications, and existing research. The depicted 

image and its historical meaning can shade light on the learning and transfer of external 

knowledge, which could benefit future education scholars.

Keywords:  HGSE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history of 
education, Shih-Ying Qu (Shih-Ying Ch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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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瞿世英（字菊農，1899-1976）是唯一取得哈佛教育

學院（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HGSE）教育學博士學位的中國學

者。出國前便參加五四運動的他並未主張放棄中國傳統文化，1926年完成的博

士論文，企圖建立「中國教育哲學」成為具有中國文化特質且能與西方學術對

話的學科。瞿世英自回中國伊始，積極參與哲學學術研究體制之建置，並接受

晏陽初「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以下簡稱平教總會）邀約，先兼平民文

學部幹事，後任全職工作。他是眾多知識份子中在平教總會工作最久的幹部，

也是戰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引為楷模，在亞、非、拉丁美洲推行基本教育計畫背

後的靈魂人物。瞿世英在近代中國教育史上有重要意義，可惜至今缺乏應有關

注。1事實上，前輩教育學者之成就與意義需累積爬梳，未來才能走得更寬遠深

刻，這是本文第一個研究動機。

其次，瞿世英由燕京大學畢業後並未選擇進入最負盛名的哥倫比亞大學師範

學院（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以下簡稱TC），而是就讀當時整體

發展相對較弱且「教育哲史」更為弱中之弱的HGSE，專攻教育哲學。哈佛大學

屬菁英取向研究型大學，教育學在校園中相對弱勢，創辦伊始便深受其他同仁輕

蔑，在此背景下瞿世英為何選擇哈佛？這是主修教育哲學的好所在嗎？能對他產

生有意義影響嗎？此外，在他申請成為博士候選人的過程中經歷了哪些考驗？在

學期間學習生活與師友關係又如何？歷經該校學術養成後，學習成就得到怎樣的

評價？更重要的是，此時期的學習展現何種教育觀與世界觀，奠定何種人生視野

與格局？對這位重要學者，以上問題至今未知，因此也無由深入掌握他在教育史

1  目前可謂完全缺乏對瞿氏之正式嚴謹學術研究：僅有短篇傳記報導（譚重威，1998，
2003），或處理瞿單一教育著作之期刊論文（余維武，2011），或探討瞿氏教育哲學的
碩士論文（李春影，2017）。其中李文附有瞿寧武（瞿世英之子）訪談記錄，惟該訪談
亦透顯即連家屬都多有誤解瞿氏行歷，例如瞿是念哈佛哲學系的，導師是霍金等等，本

文已依史料證據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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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意義。本研究擬以一手史料檔案重現瞿氏成為學者的關鍵養成期，期能全面

評估他的歷史意義，這是本文第二個研究動機。

此外，學成返國後的瞿世英為何未留在學術界，而是在短暫（卻深入）參與

中國的哲學學術專業研究體制創建後，選擇平教總會做為奉獻場域呢？這個行動

與哈佛受教經驗有何呼應關係嗎？此為攸關教育學理論與實踐兩個重要面向的抉

擇問題，他的選擇有何歷史啟示？此為本文第三個研究動機。

本研究利用瞿世英在哈佛大學檔案館所藏就讀時期的史料檔案，包括求學過

程之相關往來信函、修課紀錄與就讀成績、博士論文與相關評價、學院課程資

料等；2此外，參考現有HGSE發展史相關研究成果（主要來自Powell, 1965, 1971, 

1980），回答上述問題。至於赴美前與返國後行誼與著述則以瞿本人著作為主，

輔以現有平教總會研究中（主要來自吳相湘，1981）零星呈現的瞿氏身影，3由

本研究自身獨特問題意識切入。時代斷限方面以瞿1917年入學燕京大學始，至

1949年結束平教總會工作止。本文目的在重建瞿世英歷史圖像，彰顯前輩教育學

者夙昔典型，盼提供今日學習和轉移外來知識之啟示，因之深富重要性。

貳、赴美留學前的瞿世英

瞿世英1899年生，江蘇武進人。1917年考入燕京大學哲學系，1921年獲文學

士，1922年獲文學碩士。據瞿世英提交給HGSE燕京時期修課紀錄與成績單，他

在燕京接受相當廣博的人文社會科學訓練（總計162學分，數量相當多），四年

總成績良好（good），修習課程包括：4

2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HUA). Student folders (graduate), 1916-1984 (inclusiv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Box 109, Folder Chü Shih-ying.

3  瞿於平教總會時期著述不少，徵引無困難。但相關行動事功則缺乏他自己的紀錄。目前
僅譚重威（1998，2003）直接探討，惟雖提供相當具體訊息，但乏資料出處，較難確認
是否允當。至於吳相湘（1981）之作係根據紐約國際鄉村改造學院檔案與晏陽初口述訪
談三百餘小時撰述，是目前唯一依據一手檔案史料的經典著作；在能實地赴紐約從平教

會與晏陽初檔案中特別找出瞿氏資料前，該書為最可靠的資料來源。
4  HUA: Transcript Chü Shih-Ying, issued by Peking University. Apr. 27.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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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學：哲學概論、倫理學、邏輯、哲學史、現代哲學思潮。

二、社會學：社會學原理、社會演進、社會調查、社會心理學、現代社會理

論研究法。

三、心理學：實驗心理學、教育心理學、兒童心理學。

四、經濟學：經濟學要素、中國經濟資源、社會經濟學、經濟理論史。

五、政治科學：國際法。

六、宗教學：比較宗教學。

七、教育學：現代教育理論、教學法、教育社會學。

八、語言：法文、英文、日文。

在碩士班階段則深入集中在歷史與哲學，包括世界史、哲學（含當代教育哲

學、哲學史）。此外，瞿在赴美前已有三年任教經驗，包括教育、社會與哲學等

學科（Chü, 1926, Vita）：

一、1921∼1922年：北京法政專科學校社會學與哲學教授。

二、1922∼1923年：北京法政專科學校預科主任及哲學教授。

三、1922∼1923年：燕京大學中國社會哲學與經濟史（兼任）教授。

四、1923∼1924年：上海國立自治學院院長及哲學教授。

燕京就學期間參與活動也頗多樣化。曾與鄭振鐸、瞿秋白等人創辦《新社

會》雜誌，又與鄭振鐸等成立文學研究會，提倡為人生的藝術。1919年五四運動

期間，他更是北京學生聯合會代表。瞿曾提及五四學生運動真正原因是對舊社會

「不滿意」（瞿世英，1920，頁2），而改良社會的根本方法就是「平民教育」

（瞿世英，1920，頁3），因教育才是改良社會的真正方法！這已預示他未來人

生實踐行動方向。

此外，他也與多位訪華哲學家往返。1920至1921年英國哲學家羅素（B. A. 

W. Russell）、51922年德國哲學家杜里舒（H. Driesch）、1924年印度詩人泰戈

爾（R. Tagore）訪華時瞿均任翻譯。他也譯介尼采（F. Nietzsche）、柏格森（H. 

Bergson）的哲學思想（余維武，2011；周棉，1999）。此時瞿世英思想格局已

5  本文有關外國人名之使用，原則上悉依APA格式。惟對於已經擁有正式中文名稱之在華
外國人或在中文學界久有習用且廣為熟悉的中文譯名者，遵照原中文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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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顯現對觀念論（瞿亦稱為理想主義）生命哲學的信仰，6包括尼采、柏格

森、杜里舒、泰戈爾，而遠離英國分析哲學（如羅素）。除1919至1920年發表至

少10篇有關社會問題文章；1921年更發文推崇柏格森，認為他為哲學開新紀元、

找出新根據（瞿世英，1921a）。同時，雖不贊成羅素哲學，卻客觀指出羅素貢

獻在於分析方法，更自承人格精神上受其影響不少（瞿世英，1921b）。7他反對

國家主義、主張國際主義，認國家主義阻撓人類善意與仁愛的自然發展，更引起

戰爭、阻礙社會進步，是人類大亂之源。反之，國際主義絕對有可能入於和平之

域（瞿世英，1924b）。整體觀之，此時他傾向具普世價值、以世界大同為理想

的國際主義，反對區分人我的國家主義，展現博愛情懷。觀念論生命哲學成為他

人生哲學的基調。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瞿世英對哲學研究已有堅定信念，認為哲學絕非空談，

而是使人有努力動力、過有價值生活，「造成我的人生觀與宇宙觀，找一個安

身立命的所在，決定我們該怎樣去活著」，因此研究哲學需「先要對於哲學有信

仰」，將之生活出來（瞿世英，1922，頁45）。8這預示他將以行動來實踐自己

哲學信仰。

至於瞿世英此時的教育思想，根據就讀檔案，他對1919至1921年杜威訪華

帶來的工具主義教育哲學之瀰漫中國並不以為然。9他深感中國教育充滿工具主

義，注意力僅集中於外在體系與方法，很少注意教育乃是道德的生長，故主張教

6  有關瞿世英「idealism」的哲學立場，他有「理想主義」、「惟心哲學」、「惟心論」
與「觀念論」等不同譯法（例如瞿世英，1924a；瞿菊農，1927c，1934a；Hocking, 
1929/1948），但也自認都不盡正確（瞿菊農，1927c，頁135）。本文引用瞿中文著作
時以瞿使用文字為主；譯自瞿的英文著作時，則以今日較通行之「觀念論」為主。

7  此指羅素「為主義而犧牲、慷慨入獄的精神」（瞿世英，1921b，頁2）。
8  約10年後，瞿又再說明哲學作用是求「心安理得」，「心安」是精神安頓，「理得」是
理性圓滿（瞿世英，1933a，導言頁12）。

9  美國哲學思想史上常認為有兩種不同的實用主義派別，亦即哈佛詹姆士（William 
James），與芝加哥／哥倫比亞之杜威兩派（後者亦稱工具主義或實驗主義），參見
（Kuklick, 2001, pp. 95-96, 150-197）。瞿對杜威一派多用「工具主義」，偶用「實驗主
義」指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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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體系不應模仿任何國家，必須找出自己的道路。10

此外，他還批評教育界的物質主義、功利主義或是機械主義（菊農，1923；

瞿世英，1924a），11進而主張教育目的是求人格實現與完成，以做完全自由

的人。因此除體育、智育外，應特重美感教育、意志教育與精神教育（菊農，

1923），特別是後三者實反映瞿獨特的觀念論或理想主義教育見地。他深知理

想主義被認為不合時宜、沒有具體方法，但「理想主義者卻不肯放棄愛真理的精

神，一方面認定人格的精神自由，一方面要人們瞭解人類精神之和一，如此才能

除去人類彼此間一道道的高牆」（瞿世英，1924a，頁65-66）。

綜言之，出國前瞿的哲學與教育思想已初步形成。他體認平民教育對改良社

會之重要、傾心觀念論教育哲學，且欲以行動來實踐哲學信仰。此時期似乎並未

顯現對傳統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關係的看法，還無從判斷他是否一如主流的五四

知識份子之主張全盤西化、拋卻傳統文化。

參、HGSE創立與發展過程簡述

瞿世英為何選擇赴美修讀教育哲學？他所選擇的HGSE當時發展狀況如何、

對他是正確選擇嗎？為妥適理解此一選擇之意義，以下簡要說明HGSE早期發展

歷史，以做為認識瞿氏在該校就讀的重要參照脈絡。

1891年哈佛大學開辦師範學程（normal course），學程之創立並非全美當時

大學層級教育學研究之自然演進或無可避免的結果，而是在並不承認教育學之學

術價值、沒有細膩長遠規劃情況下，對當地人士所施壓力的反應，是暫時、不甚

熱中的有限度投入的行動（Powell, 1965）。哈佛雖是東岸大學中最早提供師範

課程者之一，且當時全美競爭者還沒有誰特別超前，但哈佛師培課程中的教育學

僅扮演微小、輔助角色，教師人數極少且沒進行學術研究，經費不足、學生人

數亦少，至十九世紀結束時整體狀況已遠遠落後其他大學。更棘手的是，校長

與其他領域教授都歧視教育學，不認為它是學術科目（Powell, 1980）。因此，

10  HUA: Letter Chü to Holmes. Nov. 26. 1924.
11  功利主義今亦稱效益論，此處依瞿氏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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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教育學的勢力」（Antieducationist forces）歷來在哈佛格外強盛（Lagemann, 

2000, p. 72）。

師範學程時期（1891-1906）課程主要由各學術系負責，教導如何在中學教

授各科內容，另有少量心理學課程。開辦時曾新聘一位先前沒有任何教育學養

成背景，僅具理學士學位的Paul Henry Hanus（1855-1941）到校專教「教學技

藝」（art of teaching）科。在1891至1897年間，整個哈佛只有Hanus一位教育學

教授。1899年Hanus的學生Arthur O. Norton（1869-1959）加入。121906年學程

成為屬於文理學院（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下之獨立的教育系（Division 

of Education）時，Hanus出任系主任。直至1907年才又加入第三位成員Henry 

Wyman Holmes（1880-1960）（Powell, 1965, 1971, 1980）。

1912年之後改由Holmes任系主任。他念Harvard大學部時主修哲學與文學，

曾由Hanus指導完成碩士學位。1912到1920年Holmes任系主任職務，在1920年教

育系升格為教育學院後，續任院長至1940年；僅就院長任期言，至今仍是HGSE

史上任職最長者。13Holmes自入哈佛服務後，幾未進行學術研究，擔任行政工作

後更加速由研究工作撤退。他是主導早期HGSE發展方向者，也是1924年瞿世英

進入就讀後的指導教授，以下簡介其教育思想。

在對教育學態度上，Holmes（與創系的Hanus一樣）懷疑「教育科學是教育

專業的主要權威來源」之說，特別是對量化測量或實驗方法頗遲疑；他比較喜歡

「老派的教育研究」，亦即由倫理學反思教育價值與觀念。他也反對「科學能指

出教育目標、並確保有效教學」這種決定論式宣稱，因為人非機械，其行為不能

完全由科學歷程來解釋或預測（Powell, 1980, pp. 105-106）。Holmes一貫主張在

科學的控制觀與教育的道德與自由等價值觀之間，具無可避免的緊張關係。他深

信洞察力、通識能力與寬憫同情永遠都是教育研究的關鍵，這些都與瞿世英看法

契合。

與瞿氏的契合還包括Holmes的智識興趣偏向社會哲學。他相信個人自由與

12  1897年，George H. Locke來校任教教育史，惟兩年後即離去；Norton稍後於1912年離
校。

13  Holmes在該學院院史的地位，參見https://www.gse.harvard.edu/about/history/deans/
hol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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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是可協調的。他念哈佛時曾接受觀念論者也就是1891年籌劃哈佛師範

學程的羅依士（Josiah Royce, 1855-1916）影響，由「忠誠成員」而非「孤立個

體」觀點來看待「人」的意義，從不贊同兒童中心教育。即使在界定「適當的

個體性」時，他也是以個人在社會所扮演角色為考量，更主張「教育的社會化」

（socialization of education）就是將教育導向未來社會生活中實際責任，其中最

重要的就是職業（Powell, 1980, p. 109）。

1912年是HGSE發展的關鍵時刻。不僅進入Holmes時代，教育系成員也大

增。成員擴張始於心理學者Walter Fenno Dearborn（1912年到校），教育哲學

家Ernest Moore（1913年到校，唯1917年即離校），以及1914年中等教育學者

Alexander James Inglis加入。高峰期則是1915至1922年間，包括1915年休閒娛樂

教育的George Ellsworth Johnson與1920年職業輔導領域John M. Brewer與職業教育

領域Frederick George Nichols兩位教授。瞿入學時剛好是這一波成員擴展完成，

其中好幾位稍後都與瞿有互動或成為評定瞿入學與畢業成績的人。

1920年HGSE成立。哈佛之所以成立研究所程度的教育學院，不是因為

重視教育學、肯定其學術價值（Powell, 1980, p. 129），而是因為校長Abbott 

Lawrence Lowell（1856-1943）「學術優先」的政策，哈佛的大學部教育必須完

全博雅，不能有職業取向。因此，若要培訓各種新興教育領域人才，只有在研究

所階段才有可能。雖然基本上並無所謂「研究所程度」的休閒娛樂教育、職業輔

導、職業教育等課程，且這些課程最可能的生源是中小學在職教師、青年勞工、

社會工作者、工商從業人員等幾乎沒有高等教育學歷的人（比起一般研究所入學

程度需有學士學位，實在差很遠），不過，若是職業訓練在哈佛要存在，只能存

在於研究所。

為彰顯教育學院由文理學院獨立的意義，特別新設專業學位：教育學碩士與

博士（master of education, M.Ed. & doctor of education, Ed.D.），取代原先文學碩

士（A.M.）與哲學博士（Ph.D.）這些古老而具學術光環的學位。14學院成立後學

生漸以有經驗的中小學教師，亦即非全時就讀的在職生為主。因為理論或研究課

14  哲學博士學位（Ph.D.）一向且仍然由文理學院頒授，不是教育學院。Holmes奮力爭取
教育學院頒授Ph.D.之權力，但是Lowell認為不該違背哈佛向來只讓文理學院獨占頒授
Ph.D.學位的傳統（Powell, 1980, p.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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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大多不受青睞，為顧及學生需要，發展出能立刻應用的技術課程。此策略頗具

成效，無論是學生人數、財務資源與學院名聲上，HGSE都開始成長迅速，超乎

Holmes的期待（Powell, 1980），不過這也造成主修教育哲學的瞿能修讀的課非

常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升格為學院後，Holmes一直認為沒有必要新聘基礎理論教

授，聘任優先性放在教育行政與中等教育。比較例外的是他也很想聘任社會學

或教育社會學者，但這只是為「打擊」個人主義教育觀（Powell, 1980, pp. 144-

45）。

更特別的是，自學院成立到1930年代中期，教育史或教育哲學全由兼職或

來校訪問的教授支援。例如1924至1926年間，瞿世英修過Norton（來自Wellesley 

College）、Robert Francis Seybolt（來自University of Illinois）及John Adams（來

自英國University of London）的課。此外，1923年，亦即在瞿世英就讀前夕，

Holmes曾請Adams評估HGSE課程，結果發現最弱的領域是教育史、教育哲學與

教育心理學（Powell, 1980, p. 145）。

新的Ed.D.雖是專業學位，學院卻仍宣稱它也具研究取向，15但在1922年，

Ed.D.候選人獲非正式承諾，對法文、德文、生物學、心理學以及社會科學等

必修學分，不會像表面上看來的那麼嚴格執行，而可能改以工作經驗等抵免

（Powell, 1980）。學院甚至免除博士候選人入學考試，研究訓練也大幅降低。

後來瞿也享受到這些抵免的寬鬆措施，並非特例。當時校內其他專業學院（例如

神、法、醫、商學院等）都以培養專業人員為要務，並未提供博士等學術頭銜，

教育學院的作法實加大由哈佛整體規範或傳統脫離的趨勢。

15  在二十世紀初，美國語境下「專業」與「學術」是一組相對概念。專業訓練守則是凡
實務工作所需技能，無論怎樣簡單或複雜或是否有學術性，都應該要教。至於學術則

是追求知識前進、累積與創新突破。另一方面，「專業」也常與「通識」（或「博

雅」）概念相對：專業偏向專門知識、技術與工具的認識與使用，通識則強調廣博的

基礎科目以及博雅全人的養成。以TC Russell院長的話來說：「專業學院的責任是盡
可能給新手未來從業時所需要的一切，若外科手術需要『縫合』這項技藝，醫學院就

得要教『縫合』，這完全不存在學術性高低，或縫合是否真為一門博雅學科的問題」

（Clifford, 1986, p.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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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面對的校內困難也從未少過，使教育學院的教師常懷自卑情結。法國

文學教授Irving Babbitt在1929年時批評，哈佛校內普遍懷疑地看待教育學與社會

學教授，視其為不折不扣的吹擂者。校長Lowell在1933年退休時竟還說：「教育

學院是隻該溺死的小貓」（Clifford, 1986, pp. 438-439）。在在顯示教育學在這個

歷史悠久的菁英大學中，處境艱辛。

綜言之，在1924年瞿世英來HGSE就讀前夕，該學院發展狀況並不理想：

一、除心理學教授Dearborn外，幾無他人研究學術，但他興趣已轉移到臨床

心理學，遠離教育學及培養教師與行政人員的工作。

二、師資以能幫助青少年社會化的教育實務領域為主，學術性不高。

三、教育哲史師資不穩定。Locke（1897至1899年在校）、Norton（1899至

1912年在校）、Moore（1913至1917年在校）都待不久，僅依賴兼課教授支援。

主因可能還是哈佛對教育學並不重視。在此全美教育學發展的關鍵期（約

1890-1940年間），哈佛教育系或教育學院主事者自身對教育學的發展缺少全面

性的想像、擘劃與實踐力，以致落後其他學校如TC或是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甚多。

肆、瞿世英在哈佛時期的學習

一、申請修讀HGSE教育學博士學位的過程

上述背景下，獲江蘇官費的瞿世英於1924年9月抵達哈佛，註冊為教育學院

學生，同時提出修讀教育學博士學位（主修教育哲學）的候選程序之申請。16

院方接到申請書後隨即啟動長達八個月的考核程序。院長Holmes除徵詢燕

京大學三位有關人士外，又囑咐院內三位同仁對瞿細加考察。最後調來瞿在哈佛

修課成績，更委請一位教授進行整體評估。八項訊息來源中僅一項對瞿較為不利

（唯針對燕京大學學位價值，非瞿個人），其餘都高度肯定。以下依據哈佛檔案

館所存瞿氏檔案，述明其過程：

16  HUA: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to the GSE and to Candidacy for a Higher Degree, Sep. 26.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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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燕京大學紐約託事部負責人James H. Lewis

James H. Lewis回信給Holmes，說明北平燕京大學是紐約州教育事務委員會

（Board of Regents）發給特許執照所設立，學位與證書也依該委員會規範頒發。

因此畢業生都能得到相當於美國一流大學畢業生的認可。燕京畢業生中已有多

位無需考試即逕入TC研究所就讀。Lewis更引述燕京創校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對瞿世英的看法：「瞿為頭腦最佳的燕京畢業生之一，這個年

輕人人格誠摯，熱情洋溢，未來不可限量」。17

（二）俄亥俄州衛斯理大學社會系Charles W. Coulter教授18

Charles W. Coulter曾於1922至1923年任教燕京大學。他指出，比起南京金陵

大學，燕京大學組織混亂，大多數的系只有專科程度，特別是他自己任教過、瞿

也修過課的社會系。Coulter建議，最公平的作法應該是哈佛將燕京碩士學位採認

為相當於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或是俄亥俄衛斯理大學（Ohio 

Wesleyan University）的學士學位。19

（三）燕京大學哲學系主任博晨光（Lucius C. Porter）20

1925年1月26日博晨光由北平回信給Holmes。博氏曾任燕京文理學院男生

部（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for Men）院長並指導瞿碩士論文，是最初引導

瞿研究哲學的人（瞿世英，1926，序頁2）。博氏極力推薦瞿，認為瞿是格外

聰明的學生（exceptionally brilliant），曾贏得斐陶斐榮譽學會（The Phi Tau Phi 

Scholastic Honor Society）獎章。21畢業後教學優異，對專業領域已深具實務經

17  HUA: Letter Lewis to Holmes, Nov. 24. 1924.
18  俄亥俄衛斯理大學是美國衛理公會與俄亥俄居民於1842年共同創辦、向所有教派人士
開放的私立文科大學，該校可頒發學士學位。

19  HUA: Letter Coulter to Holmes, Nov. 24. 1924.
20  HUA: Letter Porter to Holmes, Jan. 26. 1925. 有關Lucius C. Porter生平，請參考：https://

www.beloit.edu/archives/documents/archival_collections/alumni/lucius_porter/
21  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是1921年天津北洋大學教授愛樂斯（J. H. Ehlers）發起之
勵學組織，斐陶斐即希臘字母ΦTΦ（Phi, Tau, Phi），用以代表哲學、工學、理學
（Philosophia, Technologia, Physiologia）三種學術，其中哲學為科學之母，工學為應用
科學，理學為純理論科學。教育總長范源濂、南京高師校長郭秉文、北京大學教授胡

適、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聖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金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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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和其他赴美學生很不一樣。22

（四）哈佛教育學院教授C. E. Johnson

1924年12月11日院長Holmes寫信給Johnson。當時瞿正在修Johnson「A5遊戲

的心理學與哲學」，Holmes要求Johnson多觀察瞿之表現，以在「博士生修讀委

員會」（Committee on Doctorate）開會前提供建議。Holmes特別強調除非對外國

學生的能力已很有信心，否則不應讓他們對修習博士學位抱持太多期待。23

（五）哈佛教育學院兼任教授A. O. Norton

1924年12月12日，Holmes緊接著又寫信給由衛斯理女子學院回校兼課的

Norton，拜託多觀察瞿上課表現，因瞿正在修「C1歐洲教育史」。Holmes再度

強調對外國人能力必須更謹慎待之。1925年2月4日，Norton覆電認為瞿將是非常

好的博士候選人。24

（六）哈佛教育學院教授Walter Fenno Dearborn

1925年4月14日Holmes在給負責整體評估瞿申請案的Brewer信函中提到

Dearborn已與瞿初步晤談，並建議瞿用英文以及所修之哲學課來抵免兩門外文學

分；且Dearborn表示瞿對博士論文已有非常好的構想。25

（七）哈佛教育學院教授John M. Brewer

Brewer接受Holmes委託評鑑瞿之申請案，結果出爐，內容分為六項：26

1. 有三年大專教學（社會學與哲學）與行政服務（院長）資歷。

2. 英語佳，已有相當多譯作出版，足以抵免語言學分。

3. 修讀教育哲學與他的興趣、能力、先前準備都直接相關。

4. 普通能力頗佳，足以在規劃時間內完成學位。

學校長包文為籌備委員。參見：http://www.phitauphi.org.tw/。
22  HUA: Letter Porter to Holmes, Jan. 26. 1925.
23  HUA: Letter Holmes to Johnson, Dec. 11. 1924。瞿世英就讀檔案中，未見Johnson對此回
信。

24  HUA: Letter Holmes to Norton, Dec.12.1924; Memorandum Norton’s phone call, Feb. 04. 
1925.

25  HUA: Letter Holmes to Brewer, Apr. 14. 1925.
26  HUA: Review Judgment from Brewer, Apr. 23.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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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博士論文主題相當令人滿意。

6. 有關瞿的人格特質，Brewer雖然與他不很熟悉，但就接觸過的印象而言認

為非常適合讀博士。

Brewer評估報告出來兩天後，瞿接到學院秘書通知：瞿與「博士生修讀委員

會」面談將於4月30日舉行。27

（八）面談兩天前，註冊組Donald G. Tewksbury也送來瞿世英修課成績。

Tewksbury隨函說明瞿的成績遠在一般學生之上，他知道其他幾位資深教授也確

定瞿一定可以學得很好。28

在與委員會面談過後，1925年5月13日院長正式通知瞿，面談結果為接受，

並同意以英文與哲學著作抵免德文與法文。瞿現在可以「相當自由地開展博士論

文」了。29

綜觀瞿之申請案由前一年9月到第二年5月，程序頗長也頗嚴謹。最後結果顯

示瞿以過去努力以及在哈佛半年多的表現，靠自己實力取得修習博士的資格。

二、在HGSE的師承與師友關係

瞿就讀期間修過哪些課、與哪些老師往來，或是受到影響，以致對他一生思

想與行動造成可能影響？以下續依瞿氏就讀檔案與著作，一一分述。

（一）Holmes：他是瞿的指導教授，瞿世英成功克服他對外籍生能力之疑

慮，獲得衷心肯定，最後師生之間情誼真摯。

瞿修過Holmes所開的「社會政策與教育」（Social Policy and Education）課

程（列入教育哲學領域）（Harvard University, 1923）。事實上，當Holmes一開

始四處打聽瞿世英時，瞿曾在1924年11月26日將論文大綱擬出，寄給Holmes參

考。此時Holmes並不瞭解瞿的能力，考慮兩週後回信，認為瞿的論文大綱看起

來很有意思，應大有可為。不過還是建議暫勿採取進一步行動，先等這學期修課

結果出來，再決定下一步。30

27  HUA: Letter Secretary of the Dean to Chü, Apr. 25. 1925.
28  HUA: Letter Tewksbury to Holmes, Apr. 28. 1925.
29  HUA: Letter Holmes to Chü, May. 13. 1925.
30  HUA: Letter Chü to Holmes, Nov. 26. 1924; Letter Holmes to Chü, Dec. 11.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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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mes後來給予瞿的博士論文高度評價：這是他「所閱讀過最佳、最嚴密

的教育哲學論文」（“The best strictly philosophical treatment of education I have 

ever read.”）。要得到Holmes如此高度的評價，實屬不易。31

Holmes還鼓勵瞿能多走走看看。瞿計畫在完成學業前出去參觀旅行。1926

年4月15日，Holmes特別為瞿寫了一封信，要他帶著並出示給相關學校來接待

他，好讓他對教育理論已有相當認識之後，能對美國的教育實踐有更深刻的理

解。32

瞿完成學業，即將離開劍橋、回到中國前夕，寫信給Holmes，信中回顧哈

佛兩年，他學到真正智性生活的價值。瞿以一位小學生對老師、追隨者對領袖

（“a pupil to a teacher and a follower to a leader”）之心感激Holmes。瞿寫道自己很

可能重回上海自治學院擔任院長，而Holmes在HGSE以身作則，讓瞿瞭解未來應

該如何擔任這個工作。他感到自己「正在學術壯遊的起點」！33

Holmes很快回信，非常高興瞿對他的感情。Holmes自承對瞿知識與學術進

步貢獻很少，且誠懇表示是瞿自己的努力贏得學院師長高度讚賞。瞿的論文不但

對教育哲學理論有實質貢獻，且頗與Holmes自己的思想相互呼應，很有價值。34

由本文前述HGSE發展過程以及Holmes學術背景與特質，他自認對瞿的進步

貢獻很少，應非謙詞。至於對瞿學術思想深有啟發者，當非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莫屬。

（二）W. E. Hocking（1873-1966）：霍金是哈佛哲學系教授，不屬教育

學院。他是羅依士的學生，亦受德國狄爾泰（Wilhelm Dilthey）與溫德爾班

（Wilhelm Windelband）等人影響，接續羅依士之工作，將觀念論修正得更能與

經驗主義、自然主義與實驗主義相容，頗成一家之言。

瞿出國前已心怡霍金，知霍金有觀念論傾向、對神秘主義較為同情，對宗

教經驗之解說又頗有實在論意味，故認定他是位能融合眾說，自成一家的學者

（Hocking, 1929/1930, 1929/1948）。瞿一到劍橋市便拿朋友介紹信拜訪霍金。初

31  HUA: Evaluation to Chü’s Thesis from Holmes, May. 26. 1926.
32  HUA: Letter Holmes to Chü, Apr. 15. 1926.
33  HUA: Letter Chü to Holmes, Jun. 17. 1926.
34  HUA: Letter Holmes to Chü, Jun. 22.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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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見面覺得他嚴正態度中含蘊無限同情與和氣，可敬可愛。

霍金的觀念論背景，與瞿世英出國前傾心觀念論、反對工具主義，頗為契

合。在校兩年，霍金開的課瞿都聽了，最受益的是形上學、國家哲學，以及霍金

與滂特（Roscoe Pound）合開的國家哲學與法律哲學研究課，課堂上兩位教授哲

學立場不同經常辯論，令瞿感到學問真是需要討論辯難，才能力求互相瞭解，得

一更合理答案。

修課之外，瞿世英與霍金發展出深厚師友情誼。霍金當時撰寫政治哲學著

作《人與國家》（Man and the State），瞿對此興趣亦濃，霍准瞿每日到他家讀
稿，瞿有不同意見時便提出，霍金便會告訴瞿，他的批評理由是否充分。瞿深感

這種教師真不常見（Hocking, 1929/1948）。

瞿推崇霍金為當前美國觀念論代表。其形上學雖有神秘主義傾向，但亦看重

經驗，在霍金的系統裡自我的位置極重要。他的國家哲學以人格觀念為基礎（這

與瞿重視人格頗相契合）；以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為國家之淵源。瞿世英

認為霍金既博又約，故能融合眾家之長又能各安其位（Hocking, 1929/1948）。

回國後仍與霍金持續往返，霍金對瞿長期奉獻平教總會極表肯定，成為該會堅定

支持者。1932年霍金撰文指出定縣的平民學校是前所未見的充滿中國精神、德行

與智慧的計畫（吳相湘，1981）。1933年霍金到中國講學，特至定縣訪瞿，討論

基層教育事業建設與中西哲學（Hocking, 1929/1948）。

此外，1944年負責主持平教總會在美募款事宜的「平民教育運動中美委員

會」（American-Chinese Committee of the Mass Education Movement）獲紐約州政

府正式核准成立時，理事九人中除中國籍三位，有六位美國人（包括著名作家、

企業家，羅斯福總統夫人也於次年加入），其中便包括霍金。戰後霍金也發動美

國輿論，成功支持國會通過援華法案中特列對華經援總額中須撥付5%至10%管

理農村建設與復興工作的「晏陽初條款」（吳相湘，1981）。上述霍金對平教總

會長期堅定支持，應與瞿求學時兩人深厚情誼有極大關係。

（三）懷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懷德海（瞿作「懷

悌黑」）是英國數學家、邏輯學者與哲學家，曾任教倫敦大學，退休後於1924

至1937年在哈佛任教（Bogaard & Bell, 2017; Hocking, 1961; Irvine, 2015; Lowe, 

1990），恰與瞿就讀時期重疊，且兩人互動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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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免驚異的是，傾心觀念論的瞿世英選擇至哈佛就讀的關鍵原因之一，

竟是為了接觸懷氏的唯實論哲學（瞿世英，1926，頁164-165）：瞿赴美前知悉

懷氏即將任教哈佛。雖知懷悌黑是實在論者，瞿也自以為偏唯心派，卻認為應到

唯實論者身邊學習，看看兩派是否相容，以及究竟哪一方才是真理，於是更決心

到哈佛去。當時懷氏開「科學之哲學假設」及「形上學」兩門課，特請懷氏應允

旁聽，甚至告訴他，「我此來是專為從您讀書的」（瞿世英，1926，頁165）。

當時一起聽課者包括唯心派霍金、哲學史家吳茲（James Haughton Woods, 1864-

1935）、新唯實派培黎（Ralph Barton Perry, 1876-1957）、精於數理論理的沙

佛（Henry Maurice Sheffer, 1883-1964）、新著《象徵與真理》的伊頓（Ralph 

Monroe Eaton, 1892-1932）諸名家。懷氏每週日還約大家去家中談天，瞿也加

入。稍後懷氏在波士頓進行系列通俗演講「科學與近代世界」，認與瞿先前談過

中國的科玄論戰有相當關係，特邀瞿聽講。瞿甚曾隨懷氏參加美國東部哲學會之

年會。瞿緬懷這段互動時道：

我從懷悌黑讀了兩年書，至少二、三十年以後可以向朋友說，「我是跟

懷悌黑讀過書的」，不過後面要添一句，說「我可並不曾真懂得他」。

（瞿世英，1926，頁190）

（四）John Adams（1857-1934）：Adams是瞿世英就讀期間接觸很多且對瞿

論文瞭解最深的教育學院老師。Adams曾任教倫敦大學教育系（1902-1922），

退休後在HGSE暑期班客座「比較教育」與「教育之哲學基礎」、「教育理論與

實踐之新近發展」等課程（Harvard University, 1925）。Adams反對杜威工具主義

與克伯屈（W. H. Kilpatrick）設計教學法（project method），也質疑智力測驗之

有效性。這一點與瞿世英教育哲學的傾向接近。

在瞿世英的檔案中，Adams對論文的審查意見最深入完整。35Adams寫道，

曾與瞿在論文撰述過程中多次晤談；此外，瞿也定期出席他每週三晚間的討論課

（按：經比對是「教育哲學基礎」課）。Adams自認有充分機會公允判斷瞿的學

35  HUA: Evaluation to Chü’s Thesis from Adams to Holmes, Apr. 27.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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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能力。他認為瞿對西洋哲學的知識格外地強（“exceptionally well informed”），

同時也極具批判西洋哲學的能力。論文中的許多部分對Adams而言都相當新穎，

但只要涉及Adams熟悉領域，他都驚訝於瞿的精準；而只要是瞿創新發明之處，

Adams都被其高度學術性折服。

（五）George Ellsworth Johnson（1862-1931）：Johnson的專長為課外與休

閒教育，惟開設課程卻被列在教育哲學領域，包括「遊戲之哲學與心理學」、

「個人發展與教育」（瞿世英修了這門課）；此外，他也開設中等教育領域下

的「中等學校課外活動組織與行政」，以及遊戲與休閒領域之「社區休閒」、

初等教育領域之「初等教育中的引起動機」、「學前教育」（Harvard University, 

1923, 1924, 1925）。雖然兩人領域不盡相同，Johnson仍是瞿的口試委員，他建

議委員會接受該論文：「瞿有關中國哲學及其對現代教育哲學相關性的詮釋，具

相當價值」。36

（六）Norton：他是哈佛師範課程早期元老之一，雖在1912年遭校長不續

聘，37仍於1923至1924年與1924至1925年客座哈佛，開設包括「教育史」、「教

育史問題」、「歐洲教育史」、「美國教育史」等課程（Harvard University, 

1923, 1924）。瞿世英曾提及師從諾頓研究教育史時，得到很多益處，使瞿更感

到教育理想的重要（Kant, 1900/1930）。

（七）Robert Francis Seybolt：1925至1926年來自University of Illinois之客座

教授，專長領域在教育史，開設「歐洲教育史」（Harvard University, 1925）。

瞿師從Seybolt修過「教育史獨立研究」，也曾在著作中感謝過他（瞿世英，

1931/2011）。

（八）Alfred Hoernlé（1880-1943）：Hoernlé影響瞿世英博士論文的研究

方法（Chü, 1926）。他於1914至1920年曾在哈佛任教哲學，後轉任其他大學。

比對Hoernlé生平資料，瞿世英應未上過他的課，可能是透過閱讀受到影響。

Hoernlé的專長是形上學、知識論、哲學心理學。1927年瞿世英剛學成回國時，

36  HUA: Evaluation to Chü’s Thesis from Johnson, May. 26. 1926. 
37  Lowell決定不續聘Norton的原因不是因為這個人，而是因為他任教的科目。Lowell認為
教育史之所以開設或被認為重要，是因為到目前為止「其他師培課程能教給學生的東

西實在太少了」（Powell, 1980, p. 99）。

05-1_劉蔚之_p001-042.indd   19 2018/7/9   下午 03:16:55



20　教育研究集刊　第64輯第2期 

曾發表〈唯心哲學〉，讚賞Hoernlé思想是歷來唯心論條理最清楚者（瞿菊農，

1927c）。此外，也曾撰文介紹Hoernlé之較為貼近日常生活的觀念論（瞿菊農，

1934b）。

綜言之，瞿世英與哈佛哲學系以及當時教育學院兼任教授互動遠多於教育學

院本身。不過，至少他與指導教授Holmes對教育看法頗有呼應。教育學院的師

長對他能力多是高度肯定，並發展出真摯師生情誼。

三、在HGSE學習表現

瞿在HGSE教育學院共修習八門課程，1924至1925年成績如下：38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成績等第

Edu A2 社會政策與教育 Holmes AB
Edu A5 遊戲哲學與遊戲心理學 Johnson A
Edu A6 教育輔導 Brewer A
Edu C1 歐洲教育史 Norton AB

1925至1926年，瞿的修課與成績如下：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成績等第

Edu K1 職業輔導原理 Brewer A
Edu D3 教育行政原理 Cummings39 A

Edu C101 教育史獨立研究 Seybolt A
Edu A101 教育理論與原理獨立研究 Holmes AB

如前所述，教育學院沒有真正的教育哲學課（例如上述Holmes與Johnson所

開的課即為顯例），而兩門教育史課程都是兼任教授開設。在此情形下瞿也修了

38  以下授課教授、課程名稱與成績資料係對照該校授課目錄Cata logue（Harvard 
University, 1923, 1924, 1925）與瞿世英就讀檔案（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n.d.）資
料而得。

39  Leslie Olin Cummings是接替Hanus之教育行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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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職業輔導，以及教育行政等課。至於真正的哲學課程，瞿世英是在哲學

系修習的，包括霍金的形上學、國家哲學與法律哲學，兩門課都得到A（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n.d.; Hocking, 1929/1948）。

綜言之，瞿世英修課成績相當優異。全部十門課程除三門課得到AB，另外

七門都得到A。這對任何一位學生可能都相當不易，何況是有更多困難要克服的

外國學生。

四、此時期著作與教育思想

瞿世英在哈佛時期完成至少三本著作，即博士論文《中國古代思想家眼中

的生命問題與教育問題》（以下簡稱《中國古代思想家》）與《西洋教育思想

史》，以及翻譯作品《康德教育論》。整體看來，此時哲學思想仍延續先前觀念

論主軸。另一方面，卻開始明確以儒家思想與西方觀念論連結融合，做為未來中

國教育哲學基礎，這是在他出國前未曾出現的，堪稱是思想上重大進展。以下先

簡述博士論文外的兩本著作：

（一）《康德教育論》（1926）40

康德承認自由是人生的理想，教育要幫助兒童得到自由，使人性各方面都

得到完全與調和的發展，以完成人格（Kant, 1900/1926），瞿深為贊同，特譯此

書。這本小書可說是瞿氏觀念論教育思想的重要註腳。

（二）《西洋教育思想史》（1931）41

全書內容是要回答「教育的中心理想是什麼」（瞿世英，2011，頁2），而

該書研究結果是：教育的中心理想是「自由」（瞿世英，2011，頁3）。瞿認為

中國教育亟需一新的教育哲學，方能解決紛亂狀態與無謂論爭。關於這一點，研

究西洋教育思想應有相當貢獻，因為能先知道西洋教育發展之意義及其對教育問

題的種種答案，再加以衡量、定所去取，然後回到中國人的生活態度與社會需

要，便可擬出適合中國需要的教育，本書即是這種動機之下的第一步。42

40  依據瞿是於1925年2月即已作序於劍橋市，應是哈佛時期完成。
41  由於本書作者序是1926年完成於HGSE，應是在哈佛就學期間寫就。
42  限於篇幅無法深入介紹本書內容，請參閱余維武（2011）專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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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書中揭示自由不只是個人的自由，而更關切社會全體的調和

適應：「我們不會忘記社會。我們一方面承認個人自覺的獨立性，一方面亦承

認社會的統一性。這種教育理想不是要少數人得到自由，不是要使少數人達到人

格實現的目的」，而是「因為認定社會的統一性，所以非全體調和適應不可，要

人各如其分才好」，而這「與現代教育的民主化趨勢，亦正相合」（瞿世英，

2011，頁3）。此信念稍後完全展現於他鄉村平民教育實踐行動中。

（三）博士論文《中國古代思想家》（1926）
最能代表瞿世英在哈佛學習結果與精華的著作，是他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

思想家》。研究目的在探析中國古代教育哲學，並在與西方教育理論相較後，

提出未來建立新教育哲學的建議。論文採哲學方法，特別注意邏輯問題，並對問

題保持「全體的見解」態度（synoptic view-point，採自Hoernlé）（Chü, 1926, p. 

iv）。43論文中，瞿敘述分析先秦儒、道、墨、法各家教育思想，並用西方觀念

論（瞿亦稱「反功利主義」）對比為儒家、自然主義對比為道家、功利主義（瞿

亦稱「實用主義」）對比為墨家、馬基維利哲學（瞿認近「國家主義」）對比為

法家。論文對道、墨、法三家評價較低，獨對儒家極為推崇。瞿主張，中國未來

教育哲學不宜採道家的自然主義與墨家的功利主義，而應運用儒家觀點理解與處

理現代教育哲學問題（Chü, 1926）。

瞿透過西方觀念論解析儒家思想堪稱最精彩部分，他廣泛徵引歐陸與哈佛

觀念論學者著作，與儒家相互論較，並定位儒家為「人格觀念論」（personal 

idealism）（Chü, 1926, p. 198），這顯示出他多年來吸收西方理念後，與中國傳

統哲學充分結合之格局。他認為儒家這個人格觀念論在形上學方面意味「凡存有

即是某一目的的實現」（引羅依士語），在倫理學上意味最高級的生活乃是意

志要去創造性地達成目的或理想。至於「人格」則意味精神或與整個宇宙歷程動

態、生生不息之有機統一，且此人格觀絕非個人主義，人格唯有在社會生活中才

得以實現。

在教育之機械主義及外在主義使過度量化測量與計算的時代，此一觀念論

43  Synoptic包含「一一對觀，好似對照福音書」的意義，又包含「整體觀」的意義。此處
為瞿稍後自己翻譯的名詞（Hocking, 1929/1930，譯者序頁4）。

05-1_劉蔚之_p001-042.indd   22 2018/7/9   下午 03:16:56



劉蔚之 以教育實現人格自由：教育學者瞿世英在近代中國教育史上的意義（1917-1949）　23

的生命觀之教育意義在於能提供真正的教育理想。因為物質生活或有可能「成

功」，而人類生活之目的卻仍是道德與精神性的（Chü, 1926, pp. 199-200）。

瞿繼之以儒家「人格觀念論」的思想為判準，一一分析其他相關理論：

1. 當代心理學

瞿批評，當代心理學的「人觀」充滿機械論特徵。學校調查報告、紀錄、其

他種種文件，都過度注意校舍建築、統計數字、設備與組織。許多現代教育論述

也都以此心理學為基礎來探討教材與教法，雖有價值與必要，但因缺少理性基礎

或社會性測試的標準，使其歷程是機械的，而成功則是外在的。換言之，當代心

理學缺少統一的目標與智慧的價值判斷，致使教育體制混亂不堪（Chü, 1926, p. 

201）。

瞿世英認為今日教育界喜談方法（「如何」），但除非先追問「為何」，否

則很難回答「如何」的問題。他引用哈佛心理學者H. Muensterberg所述，「除非

先將目的搞定，否則方法一定會有諸多爭議」。所以真正的教育理想一定要透過

生命哲學來思考（Chü, 1926, p. 202）。

2. 實用主義

瞿認為杜威及其門徒的工具主義雖主導今日教育哲學，但這是不夠的。實用

主義始於建立測試真理之判準，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便說，真正

的理念是可以證明為有效、論據堅實、經得起檢驗的，錯誤的理念則無法達成上

述任務。但當工具主義者說「有用的即是真理」時，必定意味有一個「有用」

的「標準」，但極端的實用主義者不會承認有標準之存在，於是只有兩條路走：

一是走向懷疑主義，一是走向相對主義，二者都容易淪為極端的倫理主觀主義

（Chü, 1926, pp. 202-203）。44

對比當代心理學與實用主義，都不足以觀照教育的真正意義後，瞿回到儒家

人格觀念論來闡述教育。瞿認為觀念論的二個設準：生命歷程乃是有機與目的性

的統一體；自我乃是自由與道德的。教育則是上述價值的完成與創造，屬於價值

44  稍後瞿解釋道（瞿菊農，1934b，頁144-145），實驗主義的貢獻在使人知道真理是一
種努力，是透過活動得來的。人生是不斷向前奮鬥、努力繼續試驗的歷程，於此不斷

向前中，創造進行之中的宇宙。但實驗主義太注重努力本身而忽略了努力的目標，若

是在這一點上補足，實驗主義是一「行得通」的生活哲學。瞿實比別人敏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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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目的之域（Chü, 1926, p. 205）。所以教育的理想是人格的實現，亦即自由的

實現。此外，自由必是社會性的，由此觀之，盧梭的《愛彌兒》並未享有真自

由。45盧梭說，人生而自由，但卻總被束縛。瞿世英卻認為反過來說才更正確：

人生而受到束縛，卻總不斷為自由而奮戰。瞿更以為實現自由有兩重意義：消極

地說是解放，積極地看則是實現與創造。瞿世英歸結，自由是朝向達成生命目的

奮進時的自我決定與自我活動（Chü, 1926, pp. 208-214）。

最後，瞿強調教育者與受教者之間關係應是將受教者視為一個人格，每位

個殊兒童之教育都有機地與整個宇宙歷程有關聯，所以必須考慮個別差異（Chü, 

1926, p. 219）。在觀念論下，民主也與教育關係密切，民主不只是政府形式、工

業管理形式、情操或是概念，而是一群自由的人彼此關聯在一起所產生的心理或

精神歷程；是對生命的態度，也是一種生活的模式（Chü, 1926, p. 218）。對照

瞿稍後長期從事鄉村平民教育，使每個人得到人格自由，確是終身奉行此一理

念。

以上論述是建立在西方觀念論與儒家人格觀念論之融合上。瞿強調，儒、

道、墨、法皆善，但以儒家最為綜攝，能包含生命每一階段，也不斷為每一階段

生命的內在和諧而努力。而且儒家承認的宇宙是自由而動態的宇宙，極為重視人

格之實現；這才是生命的理想，也是教育的理想。教育體制或可複雜多樣，但透

過教育來實現人格的自由卻是普世而永恆的。

哈佛時期的瞿世英以《中國古代思想家》處理中國教育哲學，主張融合儒家

思想與西方觀念論，做為未來中國教育哲學基礎，這是思想上的重大進展。另

以《西洋教育思想史》處理西洋教育哲學，兩書共同架構出瞿此時期融貫中西、

均衡和諧，既富文化深度，又有社會理想的教育哲學思想。至所譯《康德教育

論》，三書旨趣都是「以教育實現人格自由」。此一概念堪稱是他教育哲學思想

與鄉村平民教育實踐之最精要表述。

45  此時正在翻譯康德《教育論》的他認為，康德與盧梭十分相似之點在於：兩人都承認
自由是人生的理想，教育要幫助兒童得到自由，以完成其人格（瞿世英，2011，序頁
10）。但瞿在這裡卻精確指出愛彌兒教育之失在於缺少社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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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返國後著述與實踐行動

以下分述瞿回國後在哲學界與教育界的著述與行動。

一、哲學界的學術壯遊

雖然1926年在離開HGSE前夕還告知Holmes回國後可能回上海自治學院擔任

院長，且1927年還致信霍金，立志以二十年時間來致力人格觀念論的研究、以力

抗實用主義（William Ernst Hocking Papers, 1860-1979, n.d.）；但回國初期，瞿

卻在北京清華與師大等校任教，「正在學術壯遊的起點」的他積極參與哲學界活

動，同時經陳筑山引介到平教總會兼任平民文學部幹事。

瞿世英回國初期在哲學界相當活躍，身為專業哲學家的他參與哲學學術研究

體制建置，擔負起智識啟蒙角色：（一）1927年與張東蓀、黃子通諸人創《哲

學評論》雜誌，中國自此開始有專門哲學刊物；（二）1935年與賀麟、馮友蘭、

金岳霖等人籌備創辦中國哲學會，該會於1936年正式成立，會刊即是《哲學評

論》，自此中國哲學界開始有自抒哲學理論、自創哲學系統的嘗試（中國哲學

會，無日期；賀麟，1945，頁27）。當時研究西洋哲學的主要派別中，瞿被視

為與張東蓀、張君勱、賀麟等人同屬歐陸觀念論（時亦稱「新唯心派」）的中堅

（張耀南，1998，頁39，350）。

新惟心派以張東蓀為首，他在1934至1935年主編一套共16冊由世界書局出版

的《哲學叢書》，其中瞿世英撰寫第二冊《名學及其發展》（以邏輯史而明論

理之性質，尤注重當時發生之新邏輯）、第四冊《形上學》（採取科學上最新見

地以分析本體之概念，與歷來形上學不同）、第五冊《進化哲學》（述宇宙論之

進化問題，從歷史方面以明其性質，避去普通本體論關於天文地理等無聊論點）

（以上括弧文字為張東蓀〈哲學叢書緣起〉內容，請參考張耀南，1998，頁33；

葉其忠，2010）。共撰三冊的瞿，是該叢書除自著四冊的張東蓀外撰寫最多冊的

作者。以此觀之，瞿的確勤奮地推廣西方哲學。

此外，瞿也在會刊《哲學評論》著作甚勤，主題領域廣，重點包括科學哲

學、哲學史、價值哲學、知識論等，多能在消化後客觀呈現，並加中肯分析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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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在科學哲學方面，他介紹當時屬新領域的科學哲學，認為科學哲學研究雖剛

開始，但比較成功且已有相當系統的還是懷悌黑（瞿菊農，1927a）。他並特別

以懷悌黑見解來解釋科學與哲學必須相輔相成，認為科學沒有哲學的綜合與批評

將是盲目的，哲學沒有科學做材料將是空虛的（瞿菊農，1927b）。

在價值哲學方面，他指出價值哲學是近來哲學界的新領域（瞿菊農，

1934a）。其中實在論者以為價值對於實在是後加的，而唯心論者以為價值是實

在本性所固有；價值與存在的不同是實在論者對價值論的獨特見解，但其實這兩

極端的主張未嘗不可會合。

在觀念論部分，以Hoernlé的Idealism as Philosophical Doctrine為本，輔以自
己的見解，撰有〈唯心哲學〉，介紹觀念論的歷史發展。唯心哲學在十九世紀曾

受相當打擊，但現又漸有多人主張。瞿認為，該派勢必需要與時俱進，凡受不住

實在論、或不能容受現代科學的唯心論絕無法再成立（瞿菊農，1927c）。

以上，瞿均以極簡要方式梳理。他也提綱挈領地介紹歐陸哲學（瞿世英，

1933a），也解釋康德批判理論出發點是：自由與必然是不相容的，而康德卻既

要解釋道德範圍內的自由，又要解釋科學範圍內的必然。純粹理性批導的內容是

答覆後者而騰出地位給前者；以從懷疑派手裡救出自然科學，同時又劃清科學的

界線，使不過度擴張（瞿菊農，1928）。瞿介紹孔德哲學之興，則是提出十九世

紀思想生活兩大主流，一是理想主義傾向很重的浪漫派，一是經驗論傾向很重的

實證派。浪漫派思想理路是自上而下，由合而分，大本營是德國；實證派則自下

而上，由分而合，大本營是英、法兩國。在法國最能代表實證派的是孔德，其哲

學是系統地對十九世紀上半葉歐洲思想問題的實證派答案（瞿菊農，1930）。以

上數例或可說明瞿擅長介紹各派哲學發生之背景脈絡，梳理分明，很能助益初學

者將之適當定位。雖然各派理論內涵錯綜糾結，可能難以一概而論；但唯有通達

於心，才能言簡意賅地說明。

以上參與創立中國哲學會與哲學專業雜誌、勤於撰述哲學論文，瞿可說是學

院中活躍的智識啟蒙者。此角色大約持續到1935年，稍後即未曾有哲學專門著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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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通教育與鄉村教育的著述與行動

平教總會1923年於北京成立，由晏陽初任總幹事。該會本愚公移山精神，盡

心竭力於平民教育。許多知識分子亦認定平民教育是救國急務，志願放棄名利來

為鄉農服務，因此平教總會成員陣容極堅強。46其中，平民文學部主任陳筑山曾

留學日、美，正是瞿出國前任教的國立北京法政專科學校校長。1926年陳辭校長

職，到平教總會服務，1927年聘瞿世英來會服務，兩人後來成為晏陽初最得力助

手。瞿是中國學生在哈佛榮膺教育學博士的第一人，卻不惜屈就幹事，他更是平

教總會工作最長久的一人。

大約在1930年後，瞿世英完全投入鄉村教育，歷任該會研究部主任、總務主

任、秘書主任、鄉村建設育才院代理院長等重要職務，直至1949年止。前述他在

五四時期的社會關懷、哈佛時期的儒家人格觀念論及透過教育實現個人自由等嚮

往，化為畢生實踐。

定縣所需教育是生活化教育，要造成教育環境與教育生活。1930年時該縣有

200餘所平民學校，兩個農業改良場與合作社，健康方面有三位醫師與流動巡迴

醫療服務，還設立公共衛生處。縣政分為行政部、瞿曾任主任的研究部（含社會

調查、教育學術、平民藝術、讀物編輯、衛生等部門）、教育部、訓練部（平民

教育學院，訓練平教師資）（瞿世英，1930b）。在瞿主持下該會以科學方式編

撰教材或發展測驗研究，這些都非為學術而學術，而是以科學精神應付問題，在

實驗中找解決方法（瞿菊農，1935a，1936b，1940）。

1937年抗戰軍興，瞿隨平教總會撤離定縣續往內陸發展。1938年主持該會駐

湘辦事處（吳相湘，1981），同時任湘、川、黔各省政治與社會改造工作之研究

委員會主席。1940年平教總會抗戰時期中心機構「私立中國鄉村建設育才院」在

四川巴縣成立（1945年改制為私立鄉村建設學院），瞿擔任農村教育系主任（譚

重威，1998，2003），更在1943至1948年間長期代理院長職務。瞿世英實為抗戰

前後維繫與發展平教總會、協助各省政治與社會改造工作的幕後功臣。

1945年抗戰勝利後，在國內，平教總會派瞿世英駐南京辦事處，協助教育部

成立全國民眾教育委員會之計畫。在國際，UNESCO在巴黎舉行首次會議，瞿

46  平教總會成員陣容，可參考吳相湘（1981）與李金錚（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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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代表之一，他依據中國平民教育經驗提出建議，終使聯合國基本教育計畫

得以完成。1947年，UNESCO與中國在南京舉行基本教育區域研究會議，由瞿主

持。聯合國認可平教會成就與影響力，堪稱「中國推行平民教育的真實價值，影

響及於全世界」（吳相湘，1981，頁76）。

平教總會時期瞿仍發表教育方面文章。早期除重申博論觀點外，亦常與思想

界互動。在前者，持續主張「動的宇宙觀」、「動的教育」、強調教育是自覺、

向上發展的變動，是價值創造的歷程（瞿世英，1933b）。在後者，他為張君勱

譯《菲希德對德意志國民演講節本》作序，指出菲希特要用教育創造新社會秩

序，且教育不屬少數人或單一階級，人人都應得道德的自由與獨立，以「養成人

之所以為人之完全人格」（瞿菊農，1932b，頁3）。菲氏又由民族立場以為教育

不能不顧社會國家，這乃是「保存民族生存之唯一方法」（瞿菊農，1932b，頁

4）。以上見解多與他先前教育思想相互呼應，唯教育係為保存民族這一點，是

瞿思想中較新的成分。

與思想界互動還包括瞿讀張君勱〈胡適思想路線評論〉一文後，不全然接受

張對胡適的負面評論，認為胡適批評中國學術思想亦有其貢獻，仍應致敬；雖今

日回顧，胡亦有可檢較之點。瞿以為胡在「破」的方面貢獻多，「立」的方面貢

獻少，但此實為實驗主義本身之問題（瞿菊農，1941a，頁5），該主義只自以為

是一種方法，而不建立思想系統，如此自限困難必多。此文可以窺見瞿對實驗主

義的保留態度仍是一貫。

此外，瞿對學校教育問題亦保持與他觀念論思想一貫的看法。他承認中學教

育中心問題是課程，故需對教學方法、心理測驗、課程編製有嚴格細密的科學

研究方能改革；但教育實需要有「精神」貫注其中，才能真有生命。瞿以湖南湘

學為例說明在王船山、曾文正公等薰陶下，湘學以誠樸為體、習行為用，立己有

規律、功業有表現。正因真誠質樸而又重實際事功，所以才能陶鑄出剛毅有為的

民性。瞿希望教育改革亦能有這種精神貫注（瞿菊農，1939，頁4-5）。而在鄉

村國民教育方面，他呼籲教育應是社會本位，擴大受教對象，以全民為範圍，

以生活改造為內容，以指導活動為方法，以學校為社會中心（瞿菊農，1932a，

1941b）。

社會中心的教育的確是投入鄉村教育後瞿的主要關懷之一（瞿菊農，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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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事實上，瞿回國後唯一談中國教育哲學之文章也是關於以社會為中心

的荀子教育思想。瞿認為孟子主性善是要說明教育之可能，而荀子主性惡是要說

明教育之必要。瞿將荀子視為教育社會學家，認為他替社會謀秩序、謀進步。荀

子認善行與禮義是矯飾擾化，亦即教育之結果，因之注重環境。但瞿對荀子重禮

思想，似仍無法完全接受，認為荀子太偏重環境。而凡教育系統或社會制裁如以

為環境無所不能，一定會失敗（瞿世英，1930a，頁56-57）。瞿進而主張，外在

遵守禮的行為時，內心仍應輔以禮的自覺，才能真正在全體裡調和融洽，才是理

想的社會化教育。所以，即使以社會為中心，瞿尊重人格自覺的根本信念並無改

變，仍是「人格本位」（瞿菊農，1935a，頁5）。

鄉村教育運動是中國民族自覺到中國問題必須在中國社會基礎上自己想方

法找出路，以適應時代要求，故而孕育著新生命（瞿菊農，1935b，1936d）。47

但鄉村教育運動不免招致責難：「批評和責難正足磨勵我們，鞭策我們。同情

的批評我們歡喜承受，破壞的批評亦可做為我們自身檢討的材料」，瞿必須忍辱

負重：「我們不怨批評，只恨自己努力不夠，不能取信於國人。我們只有努力工

作，以我們的工作，答覆一切破壞的批評」（瞿菊農，1936c，頁4）。

抗戰結束前夕，瞿菊農（1944）發表〈戰後教育的趨勢當然是民主的〉，指

出戰後民主價值的重要，1948年再發表〈自由人之教育〉（瞿菊農，1948），兩

篇文章都闡述民主價值，顯示瞿「啟蒙」的一面一直都在，他的民主的信仰是：

（一）個人有無限價值、（二）土地資源或人類文化屬於人類全體、（三）人

心可以信託且應得到自由，以及（四）教育即是培養自由人（瞿菊農，1948，頁

19）。這篇1949年前的最後著作，價值信念竟與四分之一甲子前自承是理想主

義者，不肯放棄愛真理的精神，「一方面認定人格的精神自由，一方面要人們瞭

解人類精神之和一」、要努力除去「人類彼此間高牆」（瞿世英，1924a，頁65-

66）的初衷驚人的一致。

1949年之後，瞿先任鐵道局參事（1949-1955），後任北京師大教授（1956-

47  瞿世英在「學者時期」，幾乎全都以「世英」之名行世。大約以瞿世英加入平教會開
始（1927年），他發表的文章幾都改以「菊農」為名。不知是否因為欲「化農民」需
先「農民化」（晏陽初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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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1976年過世。48

陸、瞿世英做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意義

以下擬就本文中瞿世英一生各時期關鍵轉折點，探討他在近代中國教育史上

的意義。

一、瞿世英選擇HGSE就讀之歷史意義

瞿世英為何選擇哈佛大學？為何選擇教育學院念教育哲學，而未選擇在哲學

系念純哲學？

（一）首先，瞿世英赴美專攻教育哲學在當時留美教育學者中即屬少見。以

1920年代為例（Yuan, 1961），全部30位取得教育學博士者中主修教育哲學的只

有兩人（另一位是TC的邱椿），占7%。當時最多人修習教育心理學共有14位，

占46%，其次是教育行政領域（含各級各類教育）9位，占30%。所以瞿念教育

哲學，實為相當冷門選擇。

（二）其次，從哈佛大學早期發展史可見，特別是在瞿世英就讀時期前後，

HGSE以哲史課程最弱，並不是念教育哲學的好地方。但是，比起以下幾所一般

認為教育哲學較發達的學校，如哥大師院、俄亥俄州立大學，或是教育學研究整

體極發達，卻貶抑教育哲學的芝加哥大學與史丹佛大學，都對瞿構成一種推力。

相較之下，哈佛可能還是最好選擇。

以哥大師院為例，該校堪稱中國學生赴美修讀教育的首選，1950年之前就

讀該校的中國學生約1,810人；到1960年止取得博士學位者有68人（Kao, 1951; 

Yuan, 1961），對比同期全美獲教育學博士的中國學生147人，該校占46%，高

度集中。49惟該校教育哲學以杜威實驗主義為主，是瞿不喜者。至於俄亥俄州立

48  瞿曾自嘲前一時期「只吃飯不幹活」，後一時期「又吃飯又幹活」，頗令人唏噓（王
炳照口述，2010，頁64）。

49  即使是1940年代，也是平教總會人員、獲Rockefeller Foundation資助的趙冕（1942至
1946年就讀TC），曾述及一位TC返國學者聽聞他可能不就讀TC時甚是驚訝，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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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則是以深受杜威啟發的Boyd Bode為首的進步主義教育哲學，瞿也不可能選

擇。

再以明顯排斥教育哲學的芝加哥大學為例。1909年繼任杜威的Charles 

Hubbard Judd先把教育脫離哲學系，成立教育系；又把系上教育哲學課取消，

代以教育原理課。從此「哲學」與「理論」等名詞被主持系務幾達30年（1909-

1938）的Judd在教育系官方用語中一筆勾銷（Lagemann, 1989, p. 206; White, 

1982, pp. 151-152），所以瞿似也不可能考慮。

又以史丹佛大學為例，該校在1923至1924年時，開設教育史的是院長

Ellwood Patterson Cubberley，教育哲學則是Percy Erwin Davidson（Stanford 

University, 1923）。事實上，Cubberley的教育史研究是以學校實務演進為主，對

探討觀念缺少興趣，且他更是全美最著名學校行政理論家之一；而著作甚少的

Davidson則是教育社會學者（Sears & Henderson, 1957）。

除以上推力外，或許哈佛哲學系觀念論師資對瞿世英有強大吸引力。雖然

胡適與馮友蘭均以「哈佛的哲學是舊的，哥倫比亞的哲學是新的」，50但瞿朋友

圈中卻視哈佛才是「美國哲學中心」，是「美國觀念論泰斗羅依士及其弟子之

所在」（Hocking, 1929/1948，張崧年序，頁3）。事實上，哈佛大學哲學系是美

國哲學研究歷史最悠久的學術重鎮，不僅有瞿所傾心的觀念論傳統，也是實用

主義發源地、還有諸多不同派別的唯實論學者交互激盪與競逐（Kuklick, 1977, 

2001），都是他學習切磋的對象，且由他對懷德海說出是為懷氏而來就讀，企圖

心本即不凡。

特別是瞿就讀時期正是哈佛「哲學系第二個黃金時代」（“a second golden 

別警惕趙：「雖然此時TC在中國已不再受高度尊崇，但還是唯一值得考慮的學校」
（Chao, 1946, p. 158）。

50  馮友蘭1920年到哥倫比亞大學讀哲學。因胡適告訴他：「哈佛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都
是有名的，但是哈佛的哲學是舊的，哥倫比亞的哲學是新的」，於是決心赴哥大哲學

系研究（沈清松、李杜、蔡仁厚，1999，頁7）。至胡適本人，1914年在康乃爾大學獲
得學士學位後，曾在該校修讀哲學碩士。但不認同康乃爾觀念論哲學對杜威的攻擊，

又因認為杜威才是美國哲學泰斗、且哥大哲學教授陣容堅強、聲望最高，於是1915年
轉校至哥大師從杜威（歐陽哲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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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in philosophy”，參見Lowe, 1990, p. 149）的開始。51此新時代由1924年懷德海

蒞校開始，由霍金、培黎、吳茲、沙佛、依頓等人共同構成；瞿與這些菁英哲學

家頻繁交流，這段親歷其中、躬逢其盛的求學經驗使瞿回中國後具優越條件，引

介不同流派思想給當時求知若渴的哲學界。以此觀之，瞿選擇就讀哈佛，得以就

近親炙哲學系教授與資源，意義重大。

（三）最後，瞿世英到哈佛後，為何不讀文理學院的哲學系，而就讀

HGSE？就現有瞿世英著作或是其他史料尚無法確切回答，僅能依本文中他一生

的著述與行動試為歸納。

瞿世英生命基調可說是未被工具、技術所侷限，淑世與實踐之情懷亦非純

理論所可滿足。或許正是這一點讓他選擇HGSE，而非哲學系。值得追問的是，

HGSE對瞿是否產生啟示或影響呢？由該院早期發展觀之，在Holmes主持時期，

以教育實務如青少年社會化教育為重點，其實與瞿早年參與社會行動、論文兼重

個人與社會的自由、對平教工作不離不棄等社會關懷是相「契合」的。

但是，對瞿世英來說，他從未提及修過課的Johnson、Brewer、Cummings或

Dearborn等教授，似乎頗對美國教育學院與教育學之發展主流，例如工具主義教

育思潮、職業教育運動、學校調查與心理測驗運動等，保持警醒距離。或許這反

而是對美國教育學一種較為能入能出，有反省意識的反映。

因此，本研究現有史料無法推斷HGSE對瞿的具體「影響」，因為他的主體

性一直很清楚、很強。特別是考量院長Holmes與幾位哲史領域兼任教授都親近

觀念論，哲學系又就近提供觀念論等多元環境，在在都切中當時中國教育哲學瀰

漫工具主義、缺乏社會與教育理想之弊。由此觀之，瞿選擇HGSE實可說是掌握

到中國當時重要思想史與教育史發展上缺少方向與理想這個關鍵，有其特殊意

義。

綜觀瞿世英在該校就讀的相關檔案紀錄與著述，回國後積極參與哲學學術活

動，又投入鄉村平民教育，本研究發現HGSE對瞿世英這種程度很好、已頗有哲

學定見的學生而言，實不失為滋養、印證與強化他原先哲學傾向、人格思想、行

51  Lowe（1990）認為該系第一個黃金時代是由詹姆士、羅依士、George Herbert Palmer
（1842-1933）、Hugo Muensterberg（1863-1916）等人所共同塑造，直到詹姆士與羅依
士兩人過世為止（分為1910年與19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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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格局，給他自由發揮空間的好所在，讓他累積出具生命厚度的力量。

二、瞿世英擘劃中國教育哲學未來走向的意義

瞿世英可謂近代中國留美教育學者中極特殊的一位。他參加五四運動卻沒有

主張放棄中國傳統文化。這一點似乎顯示瞿所受哲學與社會學的養成教育良好，

能全面地掌握中西文化各自特質與理想關係。

余英時認為，百年來中國思想史是一激進化的過程：主流思想界對中國文化

抱持懷疑態度，大致認定中國文化阻礙現代化；對自己的文化是從局部修改到全

盤捨棄，對西方文化則從局部吸收到全盤擁抱（余英時，1991，1992）。瞿世英

每一時期的思想與主張（更包括他一生的行動），卻都一以貫之地告訴我們，中

國文化精神（儒家）與西方哲學（觀念論）確有相通之處，有永不磨滅之價值。

這一點似乎也是當時其他留美教育學者所缺乏的。僅以修習教育哲學者為

例，蔣夢麟認為中國未來雖仍需保存儒家學說，但卻主張應由希臘文化扮演新的

統整力量（Chiang, 1924）。在TC就讀的邱椿（Chiu, 1924）研究英國功利主義

（utilitarianism，邱後譯作「唯用主義」），然並未比較與分析其意義，進行評

價與判斷，對功利主義於中國教育的可能意義與侷限等也都缺乏討論，性質接近

讀書筆記，對學術研究之貢獻似乎較少。52

瞿與兩人大不同。他在燕京時期已嫻熟哲學學術發展，信仰觀念論哲學。哈

佛時期已把儒家解為人格觀念論，明確指出一條既符合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又

具普世意義，且能與西方對話的融通之路；因之特別具有中國教育學發展史上獨

立思考與抉擇的重要意義，頗有中流砥柱之勢。著名教育哲學家吳俊升看法與瞿

接近，1934年曾為文〈中國教育需要一種哲學〉（吳俊升，1972），而瞿則早在

1926年已具體指出「以儒家為人格觀念論」之可行方向。由此觀之，他返國後投

入鄉村平民教育、未能長期著述以發展中國教育哲學，殊為可惜，否則中國教育

哲學應能獲得更好的指引。

52  事實上，邱椿曾清楚寫道「我是相信唯用主義的」（邱椿，1927，頁637），不過，沒
有進一步解釋過為何功利主義是值得接受的教育思想（邱椿，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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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瞿世英投入鄉村平民教育的歷史意義

瞿世英未繼續在純哲學與教育哲學界深耕理論固為學界一大損失，但卻也造

就中國鄉村平民教育的不凡成就。他究竟為何離開學術界、走入鄉村？其實不同

時期文章中一直表述著一致的心跡：五四時期即曾疾呼「改良社會的根本解決方

法就是平民教育」（瞿世英，1920，頁3）；更說鄉村才是研究學術最有生命的

訓練場所（瞿菊農，1936a）。他還自剖：「從事鄉村建設運動的人，並不僅是

為鄉村而鄉村。鄉村建設運動有其更遠大的、關係於文化、經濟、政治的目標」

（瞿菊農，1936c，頁3）。這都與他早期立志改良社會、哈佛時期「自由必是社

會性的」（Chü, 1926, p. 210）等思想完全結合，一以貫之。

事實上，平教總會工作絕不能只靠晏陽初一人竟其功，背後實有極強支持，

而瞿當為其中最有力支柱。抗戰爆發前後，為協助華中、華西各省推動鄉村建

設，平教總會有多人受晏氏推薦出任各省重要行政職務，特別是1938年陳筑山出

任四川省府秘書長（隔年任省建設廳長）。瞿世英則一直默默固守平教總會，是

晏氏不能或缺的得力助手。

平教總會的光環一直集中在晏氏身上。1943年他在美國「哥白尼逝世400週

年紀念大會」獲選為全球10位具革命性貢獻的偉人，與愛因斯坦、亨利福特與

杜威並列。1944至1945年各大學紛頒榮譽學位、53城市亦贈榮譽市民，推許他和

「一群優秀專家」在中國推行平教鄉建之偉大貢獻（吳相湘，1981，頁450）。

晏陽初、瞿世英以及其他幹部努力讓地球上占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人作新民，實

踐教育機會平等與人格平等，在中國教育史與社會史上貢獻卓著。所以吳相湘

（1981）曾論道，這是中國史上徹底重大轉變。晏氏晚年曾回顧事業的成就主要

靠陳筑山與瞿菊農兩位，而以瞿合作時間最長（譚重威，1998）。我們不應忘記

瞿世英的貢獻。

觀其一生，瞿世英從未失去五四時期與哈佛學成歸國時展現出的均衡和諧的

宇宙觀、人生觀與世界觀，經由啟蒙學院內哲學學子，進而推及廣大鄉村農民的

實際行動，他透過教育實現每一個人的人格自由。理論與實踐、個人與社會、中

國與西方都是綜理融攝的，瞿世英是留美返國教育學者中極令人動容與尊敬的一

53  包括Syracuse University、Temple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Louisville等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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